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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记 连 载

邓小平传
（22）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小 说 连 载

首席医官
（10） ■文/谢荣鹏

衣袖底下的秘密

说话的同时，邵海波使劲把曾毅往门外推，
再不走，今天这事恐怕就很难善后了。

张仁杰一听，邵海波居然胆大包天地带了一
个实习生混进特一号病房，顿时火冒三丈，他指
着曾毅的鼻子，厉声吼道：“谁给了你讲话的权
利？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马上给我出去！”

其他的医生也是怒目而视，反了天，这么多
的名医专家就站在眼前，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也配谈什么看法？于是纷纷出言呵斥：

“竟然敢怀疑李老的结论，李老可是肠胃病领
域的大权威，他得出的诊断结论，怎么可能会错？”

“也不知道看没看过病历，就敢在这里大放
厥词！”

“土壤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活检报告上
面清楚指出，病人的肠道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
哪来的问题？”

“这么多的专家都没看出问题，偏偏你就看
出来了，难道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还不如你一
个实习生？”

“你们让他说，让他说嘛！辩证，辩证，这病
本来就是要越辩才会越明嘛。”李正坤开了口，虽
然表面上还是一副权威风范，心中早已恼怒至
极。他先是被病人训斥，再被人跳出来质疑自己
的结论，这个人竟然还只是个实习生，这都是从
未有过之事，史无前例啊，当下嘴里的话也就不
怎么好听：“小伙子勇气可嘉嘛，平时我带的那几
个博士生，只会跟在屁股后面点头称好，这哪是
求实的态度嘛！看来以后在治学方面，我得多向
你们南江省医院学习啊。”

张仁杰的脸顿时臊得通红，这哪是夸奖，分
明是在讽刺我管教无方、毫无威信，以致手底下
的医生一点规矩都没有。

“一个实习生乱讲的话，李老千万不要当真，
他怕是连辩证是什么都不知道。”张仁杰听出了
李老的不满，赶紧过来道歉。

说完，他恨恨地盯着罪魁祸首邵海波，怒吼
道：“邵海波，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让他立刻从
这里给我消失！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你知道这
里是什么地方吗？从现在起，你也别当什么主任
了，立刻到急诊室报到去！”

曾毅一听火了，他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会
给师哥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曾毅一甩肩膀，将邵海波推在一旁，回过头
指着李正坤，大声质问：“为什么土壤就不能有问
题？为什么他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如果他的诊
断每次都正确，那让他讲一讲，他现在右手下面
捂的是什么？”

李正坤的右手，此时正习惯性地叉在腰间，
听到这话，那条胳膊猛然一颤，然后被死死地钉
在了那里，半点也挪动不开。

医生们集体愤怒了，这个实习生简直是吃了
熊心豹子胆啊，非但不走，反而是变本加厉，竟然
敢拿手直指李主任，太放肆了。

张仁杰更是气得浑身颤抖，他跳着脚大吼：
“你……滚出去！”

“你们这是干什么，要给年轻人讲话的机会
嘛。”很奇怪的是，李正坤却朝曾毅招了招手，“年
轻人，你上前来，说一说你为什么认为病人的肠
道会有问题？”

屋子里的人全体跌碎了下巴，自己没有听错
吧，这个实习生明明都已经蹬鼻子上脸了，可李
老的话里，非但听不出丝毫的愠怒，反而是极其
和蔼，这太诡异了。

所有人的目光，开始若有若无地飘向李老的
腰间，揣测这里到底藏了什么东西，能让李老的
态度在瞬间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曾毅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可能也只有李
正坤本人才会明白了。

谁都不会想到，李正坤的右手下面，其实什
么都没有。原本那里应该捂着的是他的右肾，因
为一次误诊，李正坤将自己的右肾摘除了。

明日关注：独到见解

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二野指挥机关，
紧随三兵团主力部队向西运动。十一月
三日他们从汉口到了长沙，在长沙逗留几
日后，又沿湘川公路继续西进，于八日到
达常德。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常德
主持正式组建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就任西
南局第一书记。

鉴于蒋介石十一月十四日到重庆
后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变化，邓小平和
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于十一月十一日致
电各兵团负责人说：“贵州敌人已决心放
弃贵阳”，“你们可能不经战斗即可迅速
占领贵阳”，“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
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
在隔断宋希濂四个军、罗广文三个军向
云南的退却，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
之。因此，五兵团于占领贵阳后休息时
间不宜超过三天，即行继续前进。”电报
中还特别提出：“主力在隔断敌人向云南
退路时，除应迅速占领毕节外还应注意
到，如果敌军沿泸县、宜宾，沿筠连、盐
津、大关、昭通之川滇公路撤退时，你们
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节直出筠连、大关
公路线上”，以完全截断川东、川南及黔
东、黔北敌人的退路。（《邓小平军事文
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年7月版，第234、235页。）

这时，南线的二野五兵团主力和第三
兵团第十军正加速迂回行动。他们从进
入贵州境内解放第一个县城天柱起，沿着
湘黔公路西进，几乎是日克一城。国民党
军根本来不及改变部署，就被二野一刀插
到贵阳。

十一月十五日，南线部队解放贵阳、
思南等地。十六日，北线左集团解放彭
水、直逼乌江东岸。十九日，北线右集团
将西逃的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四个师，一

举围歼于咸丰东北地区，其第二十兵团仓
促渡乌江西逃。

贵阳等地解放及宋希濂部第十四兵
团就歼，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川湘黔
边防线”，而且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所谓
大西南防线拦腰斩断，打破了白崇禧部西
撤云南的企图。川陕甘地区数十万国民
党军企图经遵义、贵阳南逃的退路将被截
断。情急之下，蒋介石急令胡宗南第一军
火速从陕南加速南撤，协同重庆卫戍部队
第二十军加强重庆城防；令孙震、宋希濂、
罗广文等部赶快收缩，以求合力突围。

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到了至为关键的
阶段。能否彻底歼灭西南诸敌，关键在于
能否以最快的动作迂回到敌人深远的后
方，断敌退路，实现合围。西南地区山高
水险，沟壑纵横，又正值深秋，淫雨霏霏，
仅有的几条公路多被国民党部队所破坏，
部队大迂回、强行军，困难可想而知。各
路部队克服重重困难，以平均每天百里以
上的速度疾进。

邓小平十一月二十一日起草刘伯承、
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各兵团的指示电，
再次指示各部队把有生力量完全用于断
敌退路，以最终达到各个歼灭敌人的目
的。（《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
第236—237页。）

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先后
决定：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第四十七军
和第四十二军一部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
参加入川作战；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改
归第二野战军指挥。除第十八兵团外，一
野还有第七、第十九军，为配合二野的大
迂回、大包围作战，均派出先头部队积极
开展对胡宗南部的攻势，以抑留该敌于秦
岭地区。（未完待续）

秋风古树下，三五成群的戏迷们坐在了一
起，听书唱戏。咿咿呀呀，声情并茂地又说又
唱，还伴随着手势和动作，你方唱罢我登场，好
生热闹啊。那些银发在秋风下凌乱地飘着，风
过处，心却无痕，波澜不惊，是历经沧桑后的淡
然和宁静致远。让我匆匆经过的这个行人，顿
时萌生一种愿望，此生只合戏台老。假如我老
了，我也要这样找几个曾经一起走过沧桑、有过
相似经历的好友，搭个戏台，做个迷人不老的戏
子，在自己的故事里沉醉，与一场人生一场戏共
终老。

城市的戏台多是为夕阳红里的老人搭建
的，那些退休的老人，发挥完他们年轻时候的
热和能量，剩下的时光就都交给了闲暇唱戏来
打发。有人喜欢上老年大学，有人喜欢跳广场
舞，但是我却希望每个老人都能到戏台唱戏、
听戏。有人说，唱戏有什么好，咿咿呀呀拖泥
带水的腔调急煞人了。张爱玲说过，短的是人
生，长的是苦难。那昨日的一山一水，一明一
暗，多少艰难和挫折，失意和轻狂，都熬过来
了，到了这余生，还怕这拖泥带水的南腔北调

吗？我觉得，没有听过南腔北调的大小戏，不
能让自己在戏里沉迷一次的人，多少会少点人
生况味的。

我喜欢听戏。童年时的黑白世界里，极端
明朗而又单纯的乡下岁月，没有电脑、电话，也
没有彩色液晶电视。闲暇的时光，父亲就拉着
牛车带我们去听戏，听大鼓书《韩信葬母》的故
事。唱到动情处，琴弦扣人心弦，唱者声泪俱
下，为韩信落得孤苦无依而落泪，为韩信忍受胯
下之辱而激愤、抱不平，情绪激动、声音抑扬顿
挫，悲欢离合都在其中流露出来。唱者动容，听
者落泪，然而等到高潮处，便会响起如雷掌声，
跟着人群里出现一阵喝彩叫好。《韩信葬母》是
我听熟烂了的故事，但并不是我最喜欢的，我最
喜欢的是《穆桂英挂帅》。女中豪杰嘛，她是我
崇拜的榜样，可惜我不能将戏当人生，不然一定
要拜她为师，也做个巾帼英雄。在我看来，侠女
活得自然逍遥，快意人生。

昆曲我听过，是白先勇先生极力推崇的
《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似水年华，佳人才
子，爱情的患得患失，在说柳梦梅与杜丽娘悠
悠的路，风生水起千百种里出现过，搅动着你
我曾经青春里的一池春水。再后来，爱情里有
了沧桑，我听黄梅戏《白娘子与许仙》，就有点
戚戚然听不下去了。都说人妖本是殊途，其实
很多时候，你我在尘世里邂逅，一样也会有错
过的时候，过客终究难修成归人。做人哪有小
青蛇想的那样简单，扭个腰就可以蒙混过关
的。一切都要靠缘分与天意，人总有无可奈何
的时候。白娘子说，一朝顿醒当年梦，方知恩
爱转头空。缘尽心不灭，是孽不是缘，是祸不
是福。

其实转不转头都是空，人生不过百年，世上
有的，戏台上才会演。那戏台你以为是在别处，
在我看来，唱的真是你我今日种种影像里悲欢
离合的交集。

唱一场你我都熟悉的悲欢离合
◎郭玉琴

去参加学习培训，地点在风景秀丽
的西湖之畔。都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平
时没见过但彼此一交谈就认识了，我和
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同屋。大姐到房间
放下行李就打电话报平安，听着大姐絮
絮叨叨地说：“妈，我到了，你放心，已经
安排好住处了，在宾馆和同事在一起，嗯
嗯，看着就是很好相处的。”然后又叮嘱，

“你要记得按时吃降压药，晚上要早早休
息。”我心想，是不是人年纪一大都唠叨
啊，我打电话报平安就一句“我到了”，然
后就挂断。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大姐相处得很
愉快，我们一块学习一块吃饭。大姐学
习很认真，晚上经常就白天的学习内容
和我讨论。不过奇怪的是大姐每晚八点
半都会给母亲打电话，电话内容也不变，
就是今天学的什么，吃的什么，自己很
好，接着叮嘱母亲要记得吃降压药，要好
好休息。有天晚上我忍不住问大姐，怎
么天天都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大姐说
以前她和我一样，出差就第一天报平安，
到回家的时候再打个电话。但是后来发
生了一件事，她才改变了做法。

那次她生病，需要输液，因为白天
要工作，就晚上去输。走的时候告诉母
亲说九点就回来，然而那天药输得慢，
她回家时都十点半了。在回家的路上，
她碰到了邻居家的女儿，原来是母亲找
到人家，让人家去医院找她，如果找不
到就去单位找。大姐当时就有点蒙，她
刚搬家不久，跟邻居都不熟，母亲也是
才来她家，而且母亲的腿不好，很少下
楼。她急忙问女孩：“我妈现在怎么
样？”女孩说：“你说九点回来，九点老太
太就在阳台张望，看到个人过来就以为

是你，结果等到十点你还没回来，她说
心里一阵阵发慌，给你打了好几个电
话，又打不通，她越想越担心，就来敲我
们家门。我一听你都四十多了，我就告
诉老太太一定没事，肯定是还没输完
液，让老太太在我家等一会儿，但是老
太太坚持要我出来找找，她担心你。你
说你这么大人了，怎么还能让母亲那么
担心、那么惶恐。”

大姐说当时她听了女孩的话，眼泪
都快掉下来了。她当时想着，晚回去一
个小时没什么，刚好手机又没电了。没
想到母亲会求陌生人去找她，她无法想
象当时母亲是怎样的惊慌和担忧。当时
她就决定，以后一定要好好呵护母亲的
心，争取让母亲少为她担心。

听了大姐的故事，我想起了自己的
母亲。是啊，儿女是应该呵护那颗心，那
颗爱着自己、时刻担心着自己的母亲的
心。

呵护那颗心
◎张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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